泰源五年，安阳郡王逾制被告发，府内发现龙袍承天冠等物。被判满门抄斩。安阳郡王一家六十四口除幼子皆被斩首示众。安阳郡王幼子年近十四尚未成丁，被判净身为奴。平南王萧建极花了大价钱直接把安阳郡王之子买回了家，朝野上下都知道萧建极的收藏嗜好，并无太在意。只是萧建极不知道是不是性急了些，把未净身的给弄回了家。正当朝廷一些人猜测是不是萧建极打算包庇罪臣后裔的时候，萧建极正在饶有兴致的观看着全裸的准阉奴。只见准阉奴林钰被四个健妇抬着，手脚被死死的抓着，两腿大大分开，漏出一个发育的半大的阳物。平南王萧建极饶有兴致的玩弄着这个显得有些稚嫩的阳物。只见阳物根部只长了零星几根青色的阴毛，已经开始膨大的玉茎刚刚有小半尺长，龟头上包裹着包皮，只漏出一个粉红色的小马眼。萧建极灵活的剥开龟头上包裹的包皮，漏出粉红色的龟头，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龟头的小沟还被包皮粘连着。萧建极笑道：小家伙，上次见你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，想不到一眨眼，都这么大了。林钰动弹不得，命根操于他人之手，便哭求道：平南王叔叔，救我一救。萧建极哈哈一笑，你父亲是大逆不道满门抄斩，朝廷可是要不留后患，我可是冒着天大的干系保你一条小命，不过林钰一听有生路，立马大声哭诉道：谢谢叔叔救命之恩，小钰必当牛做马报答叔叔若林钰有朝一日能一朝得势复兴家门一定肝脑涂地报答叔叔！萧建极邪魅一笑：正好，本王有件难事，虽然我保了你的性命，这朝廷还是不放心，要不留“后”患。况且侄儿你也说你要得势，可是有句话你听说过没有啊？林钰见萧建极笑的邪魅，心中发毛，结结巴巴的强笑着说：侄儿愿听叔叔教诲。只见萧建极笑的更加邪魅：这本朝来兴起了一句话，想得势，要先去势啊，哈哈哈林钰顿时脸色惨白，他虽然年轻。可是知道去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大声哀求。可萧建极却不答话，左手四指握住林钰的玉茎，大拇指轻柔龟头系带。林钰哪受得了这个刺激，玉茎挺直，又加了两分长，但是龟头根部始终粘连。萧建极笑道：侄儿你这玉茎倒是未能长成，阳皮未蜕，我且帮你一把，不然一会你阳物落地的时候倒是遗憾，割下放入琉璃之瓶里也不甚美观，我这做叔叔的且帮你一把。说呗，往下使劲一撸。粘连处顿时被撕开。林钰顿时惨叫一声，旁边健妇眼疾手快，将一块破布堵住林钰的嘴巴，让他只能呜呜哀鸣。萧建极满意的看着自己的作品，龟头根部的已经完美的漏了出来，受到疼痛和快感的双重刺激，林钰的龟头更加膨胀，显得龟头根部的肉棱分外突出。更难得的是撕开的粘连没有撕破出血，产生瑕疵，只是有些红肿。不过一会割下来淘净了血水自然还是白玉无瑕的玉茎。萧建极轻轻的捏住林钰的菇头，慢慢加力揉捏，只见林钰的玉茎愈加坚硬，开始挺起，漏出了根部的花囊，因为阴冷与恐惧，花囊紧紧的收缩着，想把两个产生男性源泉的小丸缩进身子里。萧建极右手捏了花囊两下，发现花囊愈加收紧。不由得有些焦躁，这时身边的伺候太监立刻递上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。萧建极立刻捂住了林钰的花囊。仅仅片刻功夫，花囊皮肤舒展，两个小丸也落了下来。萧建极抛下热毛巾，右手攥住整个花囊，让两个小丸在手中轻轻的滚动。突然萧建极右手一紧，两个小丸顿时被狠狠捏住，林钰顿时惨叫连连。看着林钰扭动的身体，萧建极满意的笑了。他放开林钰的阳物，直起身来。挑起因疼痛过度而拢拉着头的林钰下巴，满意的说：我刚刚给侄儿你摸了裆，虽然侄儿你阳物长得不小，可是这裆儿倒是生的浅，一会净身的时候少受些罪。突然，萧建极停住了。他发现刚刚被摸裆的林钰身体虚弱，映衬的本来就面目娇好的脸更有了几分女子的气质，加上这纤瘦的身段更填了几分亦男亦女妖娆。萧建极顿时大喜，可是捡到宝了。萧建极捏着林钰的下巴，仔细看着清秀的脸色眯眯的说：本王倒是很快就要有个漂亮侄女了，碧嫣啊，好好下刀，莫要伤着我这漂亮侄女，要知道本王可还是缺一个胯下的吹箫童子呢！只见萧建极身后转出一个三十多岁的漂亮美妇，看着林钰光光的身体，视线停留在两腿之间的阳物上。微微一羞道：真是个漂亮的美人，可惜这两腿之间生的有些不妥，还请王爷放心，奴婢一定帮着妹妹好生治病。转头吩咐健妇道：把这个妹妹送到蚕房里吧。可怜林钰被摸了裆，身体一丝力气也无。被四个健妇架着就进了断子绝孙的蚕房。进了蚕房，健妇先把林钰绑在了一个木架上，碧嫣紧跟着进来，吩咐道：你们三个搭上个高低架，剩下的一个，给林钰妹妹除毛。四个健妇顿时忙碌起来。三个搭架子的不提。只见除毛的健妇先是拿出一罐油，涂在手上，使劲揉搓林钰阳物，不但剥开包皮揉搓龟头，还仔细的揉搓花囊。在健妇粗糙的大手揉搓下，林钰感觉自己的阳物火辣辣的，又麻麻的，但无论多么痛苦，花茎却紧紧的挺起。林钰不禁低声呻吟着，四处观看，希望痛苦早点过去。只见蚕房墙壁上挂着各种各样的鞭子 刀具 绳子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最让他恐惧的是蚕房西墙完全被一个巨大的木架所占据，木架上全是一个个半尺见方的格子组成，每个格子里放着一个价值不菲琉璃瓶。而每个琉璃瓶里放着一个被割下的男子阳物。瓶子里的阳物或大或小，甚至还有明显是几岁幼童的。这些阳物静静地泡在琉璃瓶里，再也不能给他们的主人提供性的欢愉。架子很快初见雏形，健妇也拿起一把锋利的剃刀。看见剃刀，林钰顿时瑟瑟发抖，身体不住地扭动，让健妇无法工作。健妇顿时有些恼火，一巴掌拍在林钰大腿根部，怒道：你再抖仔细老身提前让你成了阉人！林钰被威胁一通，虽然不在扭动，但威胁战胜不了恐惧，依旧发抖。健妇只得揪住阳物，慢慢刮毛。冰冷的刀锋拂过花茎根部，仿佛随时可能一刀割下，不禁心如撞鼓。虽说蚕房温暖如夏，但是鸡皮疙瘩还是片片泛起。很快阴毛除净，架子也搭好了。只见两个像高低杠一样的架子，地上扣着铁环。健妇将林钰从木架上解下来，手被绑在低杠的架子上，臀部被架在高杠的架子上，脚大大的分开，被固定在地上的铁环上。这样林钰就被趴着固定在高低杠上，两腿分开，菊花和阳物最大限度的漏再外面。而碧嫣也换了一套新的衣服，上半身只穿了一件鲜红抹胸，丰满的玉乳呼之欲出，下半身穿了翠绿的中裤。但是裤裆分开，漏出神秘的阴户在丛丛的阴毛里忽隐忽现。碧嫣妖娆的站在林钰面前挑起他的下巴，看着林钰嘴里的破布，顿时皱起眉头，一把掏出破布。林钰被吓坏了，哀求着碧嫣：姐姐，不要给我净身，不要阉我碧嫣却充耳不闻，反问道：钰儿，你有没有和女孩云雨过？林钰似乎顿时找到了理由：没有，姐姐。从来没有，我还想传宗接代。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碧嫣却没有答话，反而一手握住了林钰的两个男卵，仔细的摸索着，时而皱着眉头，时而露出疑惑之色。继续问到：真的没有和女子云雨交媾过？在得到否定回答之后，碧嫣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凑到林钰面前，极具诱惑的舔了一下嘴唇，那灵活的舌头，扫过饱满的红唇，散发着无限的诱惑道：你是不是让女子舔过你的阳物？原来林钰家里家教甚严，未成年不得近女色，身边虽然各种小丫鬟伺候，但是家里还有教养嬷嬷，平时盯得甚严，不但经常检查小丫鬟们是不是完璧之身，又是还有检查林钰的阳物，若是与女子云雨交媾，必然会阴气入阳，阳物发黑近褐色，也让男卵发硬。这林钰往日欲念上升，就让相好的丫鬟给自己口淫，既不坏了丫鬟的完璧，也不至于阴气入阳。但女子必然有阴气，口中阴气随少，还是会影响阳物，随外表不显但男卵还是会变硬裆深，只是程度较轻。安阳郡王家教养嬷嬷平日检查也只是看看，并未仔细摸男卵。倒是让林钰蒙混了过去，但是到了阅男无数的碧嫣手里，自然原形毕露。碧嫣不禁气急败坏，这阳物是否入了阴气，阉割方法也是不一样。这林钰耍的小聪明差点骗过她，若是出了差错，怎么对得起主人的悉心栽培？但当务之急是处理好阴气入阳，还好入阳不深。碧嫣对林钰嫣然一笑：你是不是很喜欢口淫啊？要不要试试？单纯的林钰哪是碧嫣的对手，顿时被迷的五迷三道，点头称是。碧嫣娇笑着拿起一个双头象牙阳物，慢慢的插进自己的阴户，然后轻轻的捧起林钰的脑袋，给他一个迷人的微笑，然后狠狠的一挺腰，把假阳物顶进林钰的嘴里，像个男人一样快速的抽插起来。可怜林钰，前一刻还在想着美丽的碧嫣给他口淫，结果下一刻一个巨大的阳物就冲进了自己的嘴里，顶进食道喉咙里。碧嫣一边疯狂的抽插着林钰的嘴，一面捏住林钰的男卵，开始反复挤捏，手中力道之大仿佛要把两个男卵挤碎捏烂。终于，在无尽的男人之痛里，一泡浓浓的带着血丝的浓精喷薄而出，碧嫣也拔出的象牙阳具。让林钰休息喘息。被象牙阳具捅的心神恍惚的林钰慢慢的看着变成温柔似水碧嫣，似乎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碧嫣调整了一下阴道里的象牙阳具，深情款款的问：钰儿，你还没有操过女人吧？阳物马上就要被割了，要不要我让你尝尝这个滋味？然后碧嫣转到高低杠高杠后面，用手扶起象牙阳具，对准林钰的菊门轻轻说到：你的净身前的遗憾很快就要被弥补了。纤腰一挺，象牙阳具一插到底。林钰感觉到她插入自己稚嫩的肛门，碧嫣的指甲，狠狠抓着他的臀部，碧嫣俯下身体，让每一次插入，都把若润柔软丰满的胸部滑过他的背部。突然她猛的一挺身，林钰感觉自己的肛门都快要裂开了，那种疼痛让他大喊，随即因为侮辱和疼痛，抽泣起来。碧嫣继续狠狠的插入，开始旋转象牙阳具，她必须先要好好折磨他的肛门，可怜的林钰虽然想摆脱，但是碧嫣牢牢的控制着他。估计菊门开发的差不多会让萧建极满意了，碧嫣也开始享受她的快感，又节奏的插入，把已经勃起的阴蒂顶在林钰的菊门上面。在她的奸污下，林钰开始呻吟哭泣，但是迷乱中，一种从未有的情感开始在他心里萌发。每一次她深深的插入，伴随痛苦的还有快乐。随着肛门的扩张，疼痛越来越少，快感越来越强，他开始向上用肛门迎合她的插入，享受她给他的一切。碧嫣感觉到了林钰的身体变化，开始理智的控制节奏，加快到每秒插进一次，两人的皮肤在蚕房火把下闪出汗光。突然阵阵的快感，变成了强烈的冲动，林钰的睾丸一阵痉挛，他的精液喷射出来，滴了一地。他快感和侮辱混合在一起，哭出来。同时，碧嫣也高潮了，因为看着一个男人在被自己肛交而射精了，而且还是初次破肛，这种满足感，也让她十分兴奋。她无力的趴在他背后，阳具深深的插入菊门最深处。她深呼一口气，拔了出来。看着已经臣服的林钰，碧嫣挥挥手，健妇马上上来解开机关，把林钰翻了个面重新固定好。碧嫣有进行最后一步，让林钰和过去男性的日子彻底告别。只见她轻轻的拿起一把像弯月一般的阉割刀放在林钰的肚皮上，一个健妇也扶起林钰的头，让他可以看见自己的阳物。只见碧嫣双手把林钰的阳物合在掌中，轻轻的搓捻。然后手势一变，白嫩的手指快到好像出现了幻影，轻拢慢捻抹复挑，从菇头到玉茎根，每一寸肌肤都感觉到碧嫣的手在活动，仿佛到了天堂飘飘欲仙，另一只手包住花囊，让红肿的男卵在天鹅绒般丝滑的花囊里自然的流动。林钰失神的看着自己的阳物，全然没有注意到碧嫣嘴角的冷笑，突然，碧嫣感觉到林钰的男卵开始有规则的抽搐，是时候了。就在林钰即将喷发的前一刻，碧嫣的手突然停止了，一切快感都消失，他的阳物无助的抽搐着，只要再有一下刺激，他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精液就会喷发出来，带了无尽的男人快感，他开始口不择言：姐姐快，快啊姐姐。浑没有注意碧嫣的右手已经拿起了弯月一般的阉割刀！碧嫣口里答应着：好啊，就快了。左手揪住林钰的阳物，右手一刀割下！就在碧嫣左手刚刚揪住阳物的时候，快感刚刚出现，随即就被巨大的痛处代替了，啥那件，林钰的阳物已经和身体彻底分离，精液与血液喷出。林钰在剧痛中昏迷过去，即使昏迷不醒，身体还在因疼痛而抽搐。而碧嫣手里的阳物龟头，一滴洁白无暇的清水游精正在慢慢滴落，仿佛再向他的主人留下告别的泪滴。
